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李国桥副校长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唐渝璐  吴文利  郑嘉慧
    一、采访时间

    2009年10月11日上午

    二、采访地点

    学校三元里校区实验楼

三、人物简介

李国桥，男，1936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市，1955年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，1956年留校筹办广州中医学院 任教生理学，1960年参加针灸教研室，1964年研究针刺治疗疟疾课题，1967年起开始从事“523”疟疾研究，1972年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，1979年起历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、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，兼任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、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、中华医学热带医学与寄生虫学会常务委员、《中华传染病》杂志编委，1986年被授予《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》证书，是我国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，同年获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，并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1979年其集体研究成果青蒿素获国家发明二等奖，在1996年获青蒿素——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中排名第二，1989年其集体研究成果青蒿琥酯获国家发明三等奖，1987年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，1993年 被推选为第八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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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大代表，1999年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，2000年由人事部、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“白求恩奖章”，2005年其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2006年6月柬埔寨洪森总理授予“莫尼沙拉潘”金质骑士级勋章，表彰他带领的青蒿素抗疟研究团队在柬埔寨作出的贡献。2007年3月越南卫生部授予他“为了人民健康”奖章。2008年获得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颁发的“中医药国际贡献奖”个人奖的殊荣。

记：李教授您好，我们是学校“口述校史”采访活动的学生记者，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您当年在我校前身就读的一些情况，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和我们聊聊？
李：一般说我校，是指1956年成立的广州中医学院，也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。我是1955年毕业的，当时叫作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。这个学校最早是6年制的，我们是5年制。1953年的时候，卫生部的领导王斌，下达了一个错误的指令：勿需培养新中医。勿需！不要的意思，那时我已经是二年级，要上三年级了，我是1951年入学的嘛，大德路中医院的住院部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址，是全国最后的一间中医学校，其他的都收啦，就剩下这间没有收，广州有好几间中医学校。邓铁涛老师当时就是我们的教务主任。罗颂平，你们知道罗颂平这个老师吗？
记：嗯，知道。
李：罗颂平的爸爸，罗元恺，就是校长。是私立的中医学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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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广州有4间医学院的高等学校，我校是其中之一。但其他3间是西医的。我们入学时是5年制的，好像在我们之前曾经有过6年制，到了我们就改为5年制了。到1953年，那个叫卫生部副部长王斌，王斌的错误思想就是要停止培养中医嘛。就提前了一年毕业，学了4年，1955年就毕业了。
记：那个时候学校对中医学子的培养就停止了吗？
李：没有，我们就罢课。我是副班长，当时。我们班的班长，副班长就和同学们团结起来一起罢课。因为那时候就快要大考了，考试完了就没办法对抗了，所以我们就罢课，不考试，二年级就我们班。
记：就全校都罢课？
李：不是，就我们班。一年级最终被解散了，怎被解散呢？要么你回家，要么你就去广东省医士学校。当时学校后面就是惠福西路，现在的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就是当时广东省医士学校所在地。好！你愿意，你就到医士学校里去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二年级的学生也是。我才不去，我们当然都不愿意啦，我们就罢课。而三年级的已经进入实习阶段了，就没动，没有被解散。然后我们就坚持下来了，但是就减少了一年，要我们4年就毕业啦。
记：哦，所以你们就是55年毕业的。
李：我们当时是5年制的，后来变成4年就毕业啦。1953年把我们学校结束，同时成立了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，就是国家办的，省卫生厅办的。那个时候的中医要进修，要学习西医的课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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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是一年或两年。我们当时就被寄放在进修学校来同时管理，在那里继续学习，直到毕业为止。
记：也就是说三年级就是在那里学习的？
李：呃，是，第三年是在那里学习的。读完3年，最后一年就开始实习了嘛。1955年就毕业了。我们应该1956年才毕业的，结果1955年就毕业了。我毕业后留校筹办中医学院，到外地去招收第一批学生。
记：那当时建校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，怎样解决的呢？
李：当时建校就是利用我们原来的地方，马上就改为中医学院。全称为广州中医学院。完全不需要建，什么都不用建，就重拾一下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中医西医的学生，我们入学的时候是中西医都要学的嘛。就是什么解剖学啦，生理啦，都是要学的。留校后我的同学就教解剖，我就教生理，成了生理教师。还有一个是教微生物的。我们就留在进修学校里当教师，同时筹办广州中医学院。一方面把进修学校搞起来，一方面开始进行招生。招中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。
记：那当时的招生情况是怎样的？
李：当时是自己单独招生的，我们在5个省内招：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。
记：就这5个省？
李：嗯，对，就是这5个省。
记：就是自己到5个省去招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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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：是。我们是自己派人去招的，比如说我，当时我就负责到湖南、湖北去招。有人就去广东广西。
记：要去到各个地方招生，那不是很辛苦吗？
李：那个时候是1956年的夏天，我刚刚毕业留校，第一次出差。自己带试卷过去，到了湖南、湖北省卫生厅当监考老师，考完后把试卷拿回来统一改卷。最后通知那些被录取的学生。
记：当时学生的主要来源有哪些？
李：主要来源，主要有几种情况，一个是高中毕业生，一个是中专毕业的，是学西医的，即西医的卫生学校毕业的。
记：没有中医的中专？
李：嗯，是啊，没有中医的中专。当时全国都没有中医学校嘛，就剩下我们这一间中医学校了。原来就是上海有一两间，福建也有啊，广州最多，有3间的。就是在1951、1952年的时候相继都收掉了嘛。
记：那还有一种生源是怎样的？中医的中专呢？
李：没有中医的中专的。要么就是所谓专科学校，都是属于高等院校的。当然也有同等学历的去考出来的。
记：那么，李教授，我想问一下，当时你是在班里当副班长，那个时候学校的组织活动情况怎样？丰不丰富呢？
李：那个时候因为是私立学校，就是靠一些香港的中药材行啊，这么筹的钱。我们已经是第二十一届啦，这个学校有很长的历史，就是说，我们是最后一届。本来有第二十二届的，但是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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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散了嘛。一般没有什么活动，但国家的、公共的一些活动是有的，像是有一些人是在广州住的，不住在学校，我是南海的，就住校嘛，连床板都是自己带的。学校就是安排你住的地方，安排个空房给你，一个房子4个人，其他的都是你们自己搞定。学习呢是全天制的，天天上课都很紧张了，就很少会有什么活动。当时就是时兴一种跳舞啊，每礼拜六晚上都会有舞会！跳交谊舞。我这个人就从来不跳的，我这个人不喜欢交际的，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。其实也就有每个礼拜六的舞会。因为学中医的人大多数都是中医子弟，都是专心学习念书啦，放假就回去帮爸爸看病啦。
记：那建立了我们学校后活动丰富了很多，学校发展很快？
李：那就大不相同啦。1956年、1957年我们都还是在原来的校区上课的，后来建好了三元里这个校区，在1958年的时候，我们才搬过来的。1956年开始建的，1958年就建好了嘛。建了学校以后活动当然就丰富很多了。
记：我们都听说教授您是南海中医世家子弟，父亲是个很有名的中医，那他是看什么科的？
李：内科，当时也没有很严格的区分，就是看内科多一些。就是什么都看，内、妇、儿都有。呵呵。我几代都是中医。日本侵略前，我也就两岁，什么都不懂。祖籍是在广州，就在上下九那里开业，后来日本人来了广州，我们逃难到南海横江。
记：在您入学时，中医事业发展得怎样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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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：呃，1951年刚解放不久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，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，我们是1950年才解放的。我们1951年秋季入学，一般都是读书，大多数都是中医子弟啦，都是想要学好中医，希望将来当个中医生。然后1953年就来个“勿需培养新中医”，当时上面的状态就不行啦。那些私人医生呢，在1951、1952、1953年中，那些中医和西医生就组织联合诊所，政府号召的。就是不要你个人去开业，三、五个人就组织起来，就成立一个诊所，叫联合诊所。我父亲呢，在那里也算是带头人啦 ，就是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搞联合诊所，搞联合诊所是一种光荣的事情。不要个体干，要医生联合起来搞。
记：那联合诊所是不是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医院啊？
李：嗯，等于基层医院，当时就是还没有住院的。就不再是私人的东西啦，是政府号召的组织。以后就慢慢发展成医院，发展成当地的乡镇医院，中医、西医都参杂进去。中医西医过去都是私人开业的嘛，现在就都走集体的道路。但是1953年就“勿需培养新中医”，一年后也证明了是错误的啦。后来就办中医学院嘛，所以在1956、1957年的时候建立中医学院，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成都这几个城市建立了中医学院。
记：就是东南西北都建立了。
李：嗯，而且这也是跟毛主席很有关系的。他强调一定要发展中医，要发展祖国医学、传统。
记：那您在教生理学的时候有没有引起你比较注意的事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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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：我们当时全部都是服从组织的。那么中医学校，我们院呢就是要马上把进修学校搞起来，很多的中医学子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出身的，大部分没有进过学校学习的。现在的中医就有受过现代医学的学习。我们当时就是解决中医学校的师资队伍。师资队伍首先就要有现代医学基础的。老中医好办啊。我们把老中医请回来教学就行啦。但是没现代医学不行，所以我的同学就当解剖老师，我就当了生理老师，有一个就当微生物老师。就是这么样，因为我们当时有学过这些东西啊。同时又到中山医去进修一年，我们一毕业啦，就到华南医学院（即后来的中山医学院）进修，一边进修，一边临床。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注重科学方面的研究的。
记：我们知道教授您从事了40多年的青蒿素抗疟疾研究。
李：那个时候没有，还没有研究这些。那个时候我们毕业以后呢，还没有怎么搞科研，有一个药理的老师，药理是西医的。当时有3间医学院，一个是中大，一个是岭南，一个是光华。我们的药理老师就是光华毕业以后请到我们中医学校来当药理教师。他这个人英文比较好，他搞药理，到我们中医学校后就搞中医的药理。大家都是年轻老师，他英语好，我们都信服他。经常就一起搞中药研究，那个时候开始就比较多做实验研究。我搞生理也是经常要做试验研究的嘛，做试验，带学生，生理跟药理就比较容易合在一起了。当时年轻教师嘛，比较喜欢搞科研，就这样我们就经常会一起搞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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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：我们知道您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
李：我做这个副校长，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我做的时间长，为什么呢？1972年，好像是从1972年开始的，那个时候还不是副校长，是叫革委会副主任，革命委员会是1969年左右成立的。因为大造反以后就是军代表管理，所以成立了革委会，学校革委会。1972年，我在云南边境搞“523”研究，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。为什么给我做呢？当时我就从来不管事，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就是1967年开始，每年都在海南、云南搞“523”的研究，就是疟疾的研究。当时呢是因为越南，胡志明来找毛泽东，当时美国侵略越南。他们战事遇到的困难就是疟疾。北方疟疾少一点，南方疟疾多一点，越南这个地方呢，疟疾严重，美国士兵到了越南也遇到了疟疾，所以谁战胜了疟疾，谁的战斗力就大大加强。因此胡志明就来找我们国家，毛主席就跟周总理安排，说越南的事也是我们的事，就安排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，从1967年开始组织军民合作对付疟疾。我是怎么来参与的，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，当时1964年就号召年轻教师向科学进军，因为我是教研室的，1960年的时候我就正式加入了针灸教研室。
记：那个时候就正式进入了针灸教研室了？
李：嗯，是啊。搞科研呢，1964年，我们就研究针刺大椎治疗疟疾，到农村去，到惠阳去搞研究。搞了一年两年，不知道是1965还是1966年了，就发表了一篇叫《针刺大椎治疟疾》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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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。这篇文章就被当时全国组织防治疟疾研究的人查文献发现了，就知道有李国桥这么一个人了。当时就全国组织治疗疟疾研究，支援越南。研究包括中医、包括针灸、包括中草药，也包括现代医学的化学药物。还有疫苗和驱避剂的研究，全方位的进行。那么就针灸这项，就查到了我的名字，当时就立刻组织了上海、广州两个地方的针灸组研究。广州这个组针灸这方面就我来牵头，1967年，大概7月份吧，当时文化大革命，那我们参加了这个项目调研，当时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，取名叫“523”项目。文化大革命时人就别分为两派，一个是造反派，一个是保守派，我们就不允许参加任何一派。因为我们当时是部队管的，统一由军队管理。当时就只有两个项目没有停，一个是原子弹的研究，另一个就是治疗疟疾的研究。其他的都停了不搞，闹革命。而我呢，就参与了这个项目，就这么开始了，去搞疟疾了。
记：那这个项目，我们学校就只有您一个参与了吗？
李：不是不是，还有针灸教研室的其他老师，我们为一个组。
记：那一个组大概共有多少人？
李：开始是四、五个人为一个组。靳瑞，靳瑞也是一个，你们认识吗？
记：哦，认识，他是我们学院的老师。
李：他是我同学嘛，我和他，还有几个人，我们都一起到海南岛去搞研究，从1967年开始。从1967年以后我就去了。我这个组是我当组长，到1969年开始，为了加强这项研究，由部队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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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生来当副组长。为什么青蒿素能够那么快就研发出来呢，1974年我们就证实了青蒿素有效。全国一共有21个组，我们这个组呢，就是组织到海南、云南等地方去做研究，当时年轻嘛，我们就精力充沛，各方面都要做的比别人好一点。所以我们这个组呢，在广东办公室，在全国办公室，都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啦，对我们印象都比较好。然后呢，我自身感染疟疾是1969年做的（实验研究）嘛，做得影响有点大。1970年，召开了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，我就被评为了省积极分子，主要事迹一个是在“523”研究小组里面工作表现好，一个是自身感染疟疾，学术上有创建，因此1972年，就推选我当了革委会副主任。革委会需要有一点影响力的人物嘛，我当时又是全省学毛著的积极分子，又有点事迹，那么就把我推上去了，当上了副主任。但是我从来不“当”，为什么呢？我年年都要到海南云南去，哪有时间呢？从1971年就开始到云南了，1967到1970年就去海南，我哪有时间去干呢，所以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只是挂个名而已。从1972年挂这个名，到了1979年就改称为学院副院长啦，都是挂名的。1971年到1974 年我都在云南，1975年又回到海南来了。1975年开始各个地方搞分校，比如当时我们一个梅县，梅州就搞了分校。然后我就在海南搞我的分校叫“626”大学，同时继续搞我们的疟疾研究，我就以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在海南那里分管主持海南的分校。到1979年改称副院长，1995年我们学院又更名为广州中医药大学，我就这样又成为了副校长啦。谁也没有我当副校长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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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久啦，哈哈。一直都是挂名的，我的时间都投入到科研工作去啦，期间我也辞过几次职，说我这样挂名不做事的，不好，他们就说不怕，你就挂个名也就很好。呵呵。到了1993年就实在是推不掉啦，我就当了一届，所以，实际上我真正搞学校工作的时间是从1993到1997年，分管科研那一块。
记：管科研那一块就可以继续研究又可以工作，是吗？
李：哦，是的。
记：那个时候您就真真正正地在学校里工作了吗？
李：嗯，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面，但是我做的也不是很多。
记：您工作了那么多年，做了那么多，那您觉得您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谁呢？对你影响很大的那位。
李：要我说我崇拜的人是谁，我崇拜的人都是英雄人物，什么英雄人物呢，雷锋、焦裕禄、黄继光……一个是部队的，一个是地方的，像焦裕禄。我崇拜的这些人呢，我甚至把他们的相片用框架框起来挂到我家的墙上。另外一些崇拜的就是（以前）我们国家到苏联留学的一些人。那个时候报纸经常登哪些到苏联留学的学生又做出了什么贡献，我很崇拜，我就把那些报纸剪下来，贴到我的笔记本上面。就作为一种学习的榜样。就我将来也要做那样的人，呵呵。
记：教授您现在也是我们的榜样了！
李：呵呵
记：教授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采访了一个小时，你说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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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多，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这些新一辈的中医学子说的话呢？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或是建议的呢？
李：首先呢，就中医药里面呢，要认真去发现，去学习，因为我自己从这个青蒿素里面就深深体会。我的意思呢就是不仅仅是这个青蒿素，抗疟疾药有青蒿素。我认为，抗肿瘤也许会有另外一个“青蒿素”，在抗病毒方面，也会有“青蒿素”。因为青蒿素就是说，它拿出来，就远远超过了现代的医药了，毒性很低，效果很高。过去人家说：如果你一个抗疟药没有氮原子的就不可能是有效的抗疟药，青蒿素就证明了它是错的，青蒿素就没有氮原子。就过去的药物，它们都有含氮。过去说：如果你的药是很有效的话，就一定有毒性，你杀病毒细胞那么有毒性，那么你杀正常细胞也肯定很有毒性，高效低毒的药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，不是！青蒿素就是高效的，而且它没有毒性。对正常细胞没有毒性，对含有疟疾病毒的细胞毒性就有那么大。希望你们不断、继续地去挖掘中医药的精髓，沿着研究青蒿素这种方法，去发展第二个“青蒿素”，第三个“青蒿素”……如果说没有，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它。不过呢就要付出，要很大的付出！希望你们都成为优秀的一代。
记：感谢您的采访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本次采访到此结束吧，打扰您了，谢谢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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